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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赋能工业遗址创造性转化

谍战叙事，装不下它

主旋律，新主流，谍战——我们

很容易在三种题材或类型的框架里

定位《密档》。而《密档》却与每种惯

有的类型化表达“格格不入”。

《密档》是毋庸置疑的主旋律题

材：它讲述党的隐蔽战线中地下工作

者的信仰与牺牲。1987年，电影主管

部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首次

提出“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主旋律创作要体现时代的主导价值，

这是关于“拍什么”的问题。作为一

种创作现象，2009年，以《建国大业》

为代表的“三建”系列开启了新主流

大片的新时期，它要解决的是主流价

值如何进入市场，回答“如何抵达观

众”的问题，学者尹鸿、梁君健称之为

“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新

主流大片以类型片的语法与工业化

的大制作，聚合高投资、大制作、大明

星与奇观场面。从《集结号》到《红海

行动》《攀登者》《长津湖》系列等，“爆

款”作品一度验证了这套方法论的市

场号召力。

隐蔽战线题材中商业化较为成

功的形态，是谍战片。这一题材经历

了从“反特片”到“惊险样式片”，再到

“谍战片”的命名更迭。1949年，《无

形的战线》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特

片，此后“十七年”，各大制片厂出品

了三十多部反特片。新世纪以来，

《暗算》《潜伏》《风声》等谍战剧、谍战

影片风靡一时。正如学者陈琦指出，

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博弈与张力使得

大陆谍战题材影片大受欢迎。不论

名目怎么换，谍战片往往聚焦一类人

——传递情报的人。《永不消逝的电

波》里，情报要发出去；《悬崖之上》，

要完成营救任务……追逐、破译、反

转，皆以“事”为燃料，拍的是流动

——这是谍战类型的叙事引擎。

《密档》的焦点，是隐蔽战线里的

另一类人：守护者。他们不刺探，不

传递，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尽可

能隐藏自己，减少活跃度，只为做好

一件事：保管中央文库档案。当年的

文库安保制度写得很清楚：库址独立

居住、独立活动，只派一名领导干部

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工作人员不

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以家庭化

掩护身份。片中誓言“人在，箱子

在”——人的生活本身，就是档案的

保管条件。主角徐书亭、沈玉琳的全

部生活与社交，都围绕箱子中档案的

藏匿展开。正如出品人王隽指出：

“这部影片的主角，其实就是档案。”

《密档》最初的剧本遵循十余位

保管员十八年接力守护的叙事来写，

经两轮推翻，“一个字都没剩”。谍战

的悬念是时间不够了；档案的悬念是

时间太漫长了——两万余份文件，要

在敌人占据的城市里一动不动地躺

下去，躺到胜利。拍“守护”，展现的

是“日常状态下的非日常”。不是导

演选择了“反类型”，而是这个题材恰

好处在类型语法的失效处与失语处

——《密档》的破题，别有洞天。

在上海电影的传统里，我们能看

到《密档》承袭的创作谱系。“大人物

写大战，小人物写日子。”电影要呈现

的不是大历史，而是城市史、生活史、

口述史中幽微曲折的“小日子”。这

恰是上海电影传统擅长的叙事：《马

路天使》《上海屋檐下》《七十二家房

客》《乌鸦与麻雀》，弄堂与亭子间，市

井群像，方言夹杂，在一栋房子里装

下一座城市的日常。学者万传法区

分过中国“旧主流”电影的两条脉络，

一条从郑正秋、蔡楚生到谢晋，以家

庭伦理见长，叙事向内；一条从左翼

电影、人民电影到主旋律，以革命英

雄为主角，叙事向外；而新主流之

“新”，在于两脉的融合。在这个意义

上，《密档》延续“上海电影学派”的美

学基因，拓展了“新主流”的表达方

式，“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立

意，正是以内向的个人与家庭叙事，

通达外向的革命家国叙事。

表演即“考据”

史料给出事实的骨架，戏从哪

来？导演郑大圣自觉“正史史料里出

现断点的所在，恰恰就是艺术创作者

可以下场的地方”。党史办的建议

是：“地下党保藏密档的史料记载是

《三国志》，你们要写成《三国演义》。”

对于《密档》主创而言，每个工种

都没有现成答案。

编剧、导演要回答的，是如何在

虚构中保持现实的质地。编剧贺子

壮、张琪都警惕谍战套路，“如果拍得

鸡飞狗跳、危机四伏，反倒背离了守

护工作的本质”，最好“在历史的褶皱

里书写故事”，刻画“大海里的两滴

水”。编导因此放弃了谍战剧惯用的

“假夫妻”桥段，改讲“真夫妻”的矛盾

龃龉；没有大开大合的叙事，改以向

内的矛盾与张力营造“静水流深式的

紧张感”。

演员要直面的是另一个问题：缺

乏戏剧性、表演性的故事，怎么演？《密

档》的解法，是把剧本变成一副骨架，

让演员的即兴表演成为叙事的变量。

摄影与剪辑则要“接住”表演上的自

由，像拍纪录片一样抓取“鲜活感”。

当历史文献不足以支撑微观叙

事时，导演以即兴表演“反推”史料空

白处的人心情状，让“表演”成为另一

种抵达历史现场的“考据”。主演提

前十五天进组，自己布置房间，在日

常生活的代入感里，人物塑造自然富

于细节。围读时逐句拆解对白，每场

戏演员只抓上场动作、戏剧任务、下

场动作三件事；到片场不带剧本，候

场不互对台词，每一条的走位和台词

不重复。演员不知道下一句会说什

么，摄影机不知道下一秒会捕捉到什

么——郑大圣称之为“一次表演驱动

的拍摄”。这种拍法与克拉考尔提出

的“生活流”不谋而合：电影与未经搬

演的、偶然的、易于消逝的具体生活

有天然的近亲性。如影评人朱光所

说，《密档》是一部“看似生活流的悬

疑片”。

让形式从题材自身长出来，《密

档》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舞台化的

集体创作方式：如同排演话剧，小沙

渡路52号整栋楼被视为一个连续、立

体的沉浸式剧场，导演不喊停，演员

们能一直演下去。这种创作方式在

一场戏里走到了极致：导演临时起

意，把饰演邻居的演员请回来，用一

个晚上加拍一场剧本里没有的戏：邻

居们被一一叫到镜头前接受审讯，即

兴讯问，即兴回答，每人两张卡、两小

时素材。这一设计让群像戏十分出

彩：黑白影像如审讯者般逼视，碎片

化段落打破线性叙事，生出间离效

果；配角被推至台前，方见都是小角

色，但没有真正的“小角色”。

主旋律的先锋性

《密档》首先是一部作者电影，一

部由作者的美学与方法自觉主导的

主旋律创作，包含了对范式与成规的

反叛。

大圣导演“另类”的作者性，贯穿

他的整个作品序列，涵盖实验电影、

艺术电影、电视电影、纪录片、戏曲电

影、舞剧电影和主流商业片及网剧等

不同类型，“几乎每部作品都有着不

易的基础、却仍不断为自己增加难度

系数”。早年《王勃之死》《廉吏于成

龙》《村戏》等，已展现出对“私历史”

母题的关注与形式自觉；2021年与黄

建新联合执导《1921》以来，又在主旋

律、新主流创作上不断探索——《我

本是高山》在主流电影框架里展现英

模人物的丰富与反差；《永不消逝的

电波》以“影舞融通”跨门类改编经典

红色IP；至《密档》则完成又一次审美

突围，学者张斌称之为“主旋律影片

作者化的新面貌”。

而这种形式探索，在 AI 时代又

显出另一重意义。几年前，郑大圣断

言“电影已经变成一门非遗艺术”，期

待“用最先进的影像生成技术，或者

最原始的电影创作手段”，“继续进行

电影媒介属性的新探索”。《密档》选

择了“返祖”，把电影最古老的工作方

式请回片场。默片时代没有今天意

义上的剧本，格里菲斯拍戏连日程表

都没有；1912年前后，托马斯·因斯把

“连续性剧本”引入制片流程；有声片

之后，剧本成为必需。这条“一切预

先写定”的路走到今天，终点是生成

式AI。而即兴，恰恰是尚未被计算的

部分。在算法让“合格品”成本趋零

的时代，《密档》的拍法反而显出先锋

性——所谓“非遗”，不是退场，而是

从“古老”中汲取先锋的力量。

主旋律题材是电影创作的富

矿。类型化创作渐成窠臼的当下，它

尤其需要先锋性——为价值寻找新

的表达，为形式留住人的温度。

（作者系《电影新作》编辑部主任）

工业遗址凭借其独特的环境质

感和空间特征，正被越来越多的创作

者所重视。2026年暑期档上映的《欢

迎来龙餐馆》将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

工业遗址作为重要外景拍摄地，通过

矿区厂房、街道、戈壁荒漠等真实场

景构建影片的空间环境。《奥德赛》也

在多个国家开展实景拍摄，将意大利

西西里法维尼亚纳岛采石场遗址等

特殊空间融入影片叙事。

然而，剧组终会撤场，银幕热度

也会消退。拍摄结束之后还能留下

什么？电影对工业遗址的价值，不能

只停留在一次取景和短期传播之

中。“电影+”工业遗址关键在于电影

能否把沉寂的工业空间重新转化为

可持续使用的生产资源，把短暂的银

幕关注转化为不断更新的文化内容，

并进一步从厂房、机器和社区背后重

新发现可以进入中国电影的人物、生

活与时代经验。

“电影+”介入工业遗址的

现实展开

第一，影视摄制激活工业空间。

工业遗址保留了工业生产的物质遗

存，也形成了独特的工业美学。厂房

结构、工业构件，钢铁、混凝土、砖石

等材料，共同构成了具有辨识度的工

业视觉景观。长期生产留下的锈蚀、

磨损和色彩变化，则进一步赋予这些

景观以鲜明的时间质感。对于电影

而言，这些工业元素可以直接转化为

视觉素材。

宁夏石嘴山石炭井较为完整地

保留了矿井、厂房、学校、医院、居民

区、车站铁路等工矿区的多种空间遗

存，周边又与贺兰山、戈壁相连。随

着矿区关停和产业转型，这些原本服

务于煤炭工业的空间在逐渐探索新

的使用可能。《欢迎来龙餐馆》正是近

年来石炭井参与电影生产的代表性

作品。石炭井既有的老矿区建筑、街

巷以及周边戈壁地貌，经由置景改

造，被转化为影片所需要的异域空

间。公开资料显示，影片约四分之一

的场景在石炭井完成拍摄。在这里，

工业遗址并不是作为工业历史本身

被呈现，而是其既有的空间形态和环

境质感被电影重新调用，服务于新的

故事和场景建构。这也表明，工业遗

址进入影视创作，并不局限于工业题

材或年代叙事，其空间本身具有较强

的影像可塑性。

剧组的持续进入，也进一步推动

石炭井从提供场景向承接影视生产

延伸。围绕拍摄需求，当地利用原有

职工公寓、矿工食堂等闲置设施完善

剧组住宿、餐饮和道具存放等配套设

施，并组织本地群众演员参与拍摄。

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影视创作实践

基地的设立，又进一步拓展了其影视

实践功能。电影对工业遗址的激活，

由场景利用向生产服务延伸，使退出

工业生产的空间重新进入新的文化

生产过程，在持续使用中获得新的功

能。

第二，银幕传播推动空间再认

识。工业遗址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

对于缺乏相关生活经验的公众而言，

首先进入视野的往往只是厂房、车

间、机器和铁路等物质形态。电影通

过人物、情节和情感关系赋予这些空

间新的叙事关联，使原本陌生的工业

遗存转化为具有故事意义和情感记

忆的银幕空间。随着影片传播，这种

建立在人物和故事基础上的银幕认

知又会重新作用于现实场所，使工业

遗址以新的文化身份进入公众视野。

2025年上映的《捕风追影》中，广

州紫泥堂文化创意园的紫糖116栋被

设置为梁家辉饰演的傅隆生与“养子

团”的大本营。人物关系和故事行动

在这一空间中展开，使老厂房不再只

是具有视觉特色的场景背景，也成为

影片叙事的重要空间。影片上映后，

由紫坭糖厂工业遗产改造而来的紫

泥堂，也因此叠加了一层与电影人物

和情节相联系的银幕记忆。《你好，李

焕英》则更能说明情感叙事对空间记

忆的塑造。影片在襄阳多处老工业

空间取景，其中前身为国营卫东机械

厂的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是主要取景

地，大礼堂、工人文化宫、职工食堂、

幼儿园、篮球场等工厂生活空间均进

入影片。当母女情感被置于这些具

体的生活场景中，它们不再只是指示

年代的背景，也成为承载人物日常生

活与情感记忆的场所。影片上映多

年后，作为另一处取景地的六〇三文

创园仍被游客作为《你好，李焕英》的

电影场景去辨认和打卡，显示出银幕

记忆对现实空间认知的持续影响。

第三，多元融合拓展文化场景。

电影对工业遗址的介入还逐渐拓展

到公共文化活动领域。电影节、影片

展映、首映式、主创交流等活动进入

工业遗址，使这些空间承载起观影、

交流和文化体验等新的使用功能，也

进一步丰富了电影与工业空间发生

联系的方式。

首钢园的相关实践较为典型。

2021 年，中国科幻大会在首钢园举

办，大会首次推出北京科幻嘉年华，

其中设置北京科幻电影周，开展露天

展映、VR展映等活动。此后，电影放

映、影片推介、主创交流等内容也多

次进入园区。2026年，第十届中国新

西兰电影嘉年华将主场地设在首钢

园大跳台冷却塔，新西兰影片《1978》

在此完成全球首映。这些不同形式

的文化内容对工业空间的使用，拓展

了工业遗址承载电影的方式，也进一

步丰富了工业遗址与当代文化生活

之间的联系。

“电影+”赋能工业遗址

仍有深化空间

第一，项目合作已有积累，持续

协作仍显不足。影视项目具有明确

的生产周期，而工业遗址参与影视生

产需要相对稳定的资源对接和服务

支撑。从现有实践看，部分工业遗址

仍主要以提供拍摄场地的方式参与

影视项目，遗址与剧组之间的联系往

往围绕具体项目展开，拍摄结束后，

相应的生产关系也随之减弱。已有

项目形成的场景信息、服务经验和协

作关系，尚未充分沉淀为可供后续项

目持续使用的资源和机制，不同项目

之间的经验积累和服务衔接仍有进

一步完善的空间。

第二，空间价值不断显现，文化

内容挖掘不足。工业遗址的价值日

益显现，但从现有实践看，对工业遗

址的利用仍较多停留在空间和景观

层面，厂房、车间、机器等被转化为具

有年代感、工业感的影像元素，遗址

背后的故事却很少真正进入叙事。

工业遗址所承载的工人生活、企业记

忆、技术变迁和城市发展，同样具有

转化为人物、故事和情感经验的潜

力。如果影视创作只停留在对空间

视觉特征的使用上，那么不同的遗址

就容易被简化为相似的“工业景观”，

其独特的地域经验和时代记忆也难

以充分呈现。

第三，开发方式趋同，遗址特色

彰显不足。部分工业遗址在引入电

影资源后，开发思路仍较多围绕相近

的空间改造和活动形态展开。一方

面，一些工业遗址在开发过程中较多

向摄影棚、置景区、影视街区等相近

形态延伸，容易将“影视基地化”作为

较为通用的开发方式，使不同遗址原

有的资源差异难以充分体现。另一

方面，部分园区虽然陆续引入电影

节、首映、展映、主创交流等文化活

动，但不同活动之间相对独立，彼此

关联有限，电影活动与遗址自身空间

特征、工业文化之间的联系也不够鲜

明。

“电影+”赋能工业遗址的

深化路径

第一，完善影视生产协作机制。

推动工业遗址由阶段性介入转向持

续参与影视生产，需要进一步完善影

视生产协作机制，打通资源发现、项

目对接和拍摄承接等环节。可对工

业遗址进行资源整理，将具有拍摄价

值的空间从一般的工业遗产信息中

单独梳理出来。围绕厂房、车间、矿

井、铁路、仓库、码头、职工社区等不

同空间类型，建立工业遗址影视资源

名录，并记录建筑风貌、空间尺度、保

存状况、交通条件、周边环境以及拍

摄限制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对重点

遗址进行数字化采集，形成包含高清

图片、视频、全景影像等内容的数字

资产库，并适当纳入历史影像和既有

影视拍摄资料，为影视项目提供更加

完整的参考。

在资源梳理的基础上，还需建立

更加顺畅的项目对接机制。围绕不

同类型影片的场景需求，加强剧组、

遗址管理方与地方影视服务主体之

间的信息衔接，使场地信息、拍摄要

求和实际条件能够及时匹配。对具

备摄制条件的工业遗址，可根据影视

生产的实际需要适度改善基础条件，

并完善勘景、场地协调和后勤保障等

服务，使工业遗址不仅“可以拍”，更

能“顺利拍”。

持续承接影视项目还需要处理

好利用与保护的关系。拍摄所需的

功能调整应尽量减少对原有空间格

局和历史风貌的干预，同时明确拍摄

区域、临时搭景和设备使用等方面的

规范。只有使资源能够被及时发现、

项目能够顺畅进入、拍摄需求能够得

到有效保障，并将影视利用控制在合

理的保护边界内，工业遗址与影视生

产之间才能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协

作关系。

第二，深化工业经验的叙事转

化。工业遗址留下的不只是生产设

施和建筑空间，也沉淀着中国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社会记忆。

工业遗址中的文化内容要真正进入

电影创作，需要从具体遗址出发，识

别其中具有独特性的历史经验和生

活经验。电影创作者可以通过厂史

档案、地方志资料、职工口述等，了解

企业发展、生产生活和地方社会的具

体脉络，从中辨识具有叙事潜力的人

物经历、生活细节和关系变化。

这些内容进入电影，还需要进一

步完成从历史资料到人物和故事的

叙事转化。电影创作者可以从具体

人物的生活处境出发，将企业兴衰、

技术变革和产业调整等社会变化落

实到人物的职业选择、家庭关系和现

实处境之中，使这些变化成为影响人

物命运和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在

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

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实践所积累的

经验，才能在电影中呈现出各自的地

域特征和时代印记。

第三，推进差异化路径与文化品

牌塑造。不同工业遗址在空间条件、

区位环境、现有功能和文化资源等方

面差异明显，“电影+”开发需要从遗

址自身条件出发，选择与其特点相适

应的介入方式。例如，具有较大空间

体量、较强场景可塑性和一定生产配

套条件的遗址，可强化其拍摄承接和

创作服务功能。区位便利、公共空间

和文化服务条件较好的遗址，可通过

电影节、展映、主创交流等活动，将电

影更多纳入日常文化活动之中。对

于已经形成一定影视辨识度、同时具

备参观条件和相关旅游资源的遗址，

也可在主要功能基础上适度延伸取

景地参观、影视展示和主题体验等内

容，进一步丰富电影介入工业遗址的

方式。这些方式并非彼此割裂，不同

遗址可以在明确主要功能的基础上

进行适度组合，形成各有侧重的电影

介入方式。

差异化路径还需要通过持续实

践不断强化。文化品牌需要在相对

稳定的功能定位和内容积累中逐步

建立。工业遗址可以围绕自身主要

的电影介入方式持续开展相应项目

和文化活动，使空间特点、工业文化

与电影内容形成较为稳定的联系，并

在长期传播中逐渐形成公众认知。

由此，不同遗址才能形成具有自身特

点的文化形象和品牌辨识度，减少影

视文化开发中的同质化倾向。

总之，电影以工业空间为场景，

以工业景观为视觉素材，以工业记忆

为故事资源，使工业遗址能够被利

用、被讲述、被感知。“电影+”进一步

将这种拍摄利用延伸到传播、文化体

验和产业开发中，使工业遗址的价值

在持续的影视利用中获得新的文化

意义和价值空间。未来，随着“电

影+”与工业遗址的结合不断加深，更

多工业遗址有望转变为影视创作的

“造梦空间”。希望一个个“光影之

梦”在工业遗址落地生根，抵达大众。

（张琦，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

副教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

与金融研究中心特聘高级研究员；邹

岚凤，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2025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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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密档》里，并无大事发生。

这对一部电影近乎判词，对它所讲述的那段

历史，却是最高的赞美。1931年到 1949年这十八

年间，两万余份中央文库核心档案秘藏于上海，历

经白色恐怖与沦陷岁月；十几位保管员接力守护，

多次历险——有人被捕，有人牺牲，而档案本身没

有一份落入敌手。1949年移交时，中共上海市委

组织部的证明信称档案“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

等半点的损伤”。纪录片、沪剧都曾讲述这段隐蔽

战线的历史，而以故事片演绎个中秘辛，在上影集

团出品、郑大圣执导的《密档》之前，还鲜有尝试。

党史专家曾告诉《密档》编剧：“守护者真正的

成功，不是化解危机，而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密

档》因而在叙事上面临先天的难题：一个“什么都

没有发生”的故事，该怎么拍成电影？

《密档》的艺术创造性，就在于如何“于无声处

听惊雷”。主创巧做文章，把十八年沉默压缩进

1942年春天的一栋石库门，将传奇性隐藏于市井

寻常里：五户邻里人家之中，一对感情深厚却又裂

痕暗生的知识分子夫妻之间，藏着最深的秘密

——徐书亭（袁弘饰）是一位“瞿秋白式”儒雅的地

下党员，沈玉琳（李妍锡饰）是他多年的革命伴

侣。面对执行任务时痛失女儿的创痛、与党组织

失联后的困顿，以及接踵而至的暴露风险，他们在

风平浪静与暗流汹涌之间努力“保持正常”。戏的

重心不在与敌人缠斗的惊险，而在抗战期间“讨生

活”的市民众生，在人心里那根绷紧的弦，以及地

下工作者不足为外人道的信念与坚持。


